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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莫腓特博士用以下的话语翻译了圣经中最震撼人心的经文之一：“一灾接着一灾，主耶和华如此说：永恒……临近了！结局已经势不可挡，它正在摇撼你，末日的时刻到了！你的审判到了！”（结7:5-7）[根据莫腓特博士译文直译]

这段骇人听闻的经文，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人类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最严肃的信息。它是一个警告，关乎到今日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将经历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夜。那么，我们人生最后的24小时，将会怎样开始呢？
或许你曾听说过庞培城，那是很久以前座落在古意大利维苏威火山脚下的一座城市。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猛烈异常，刹那间，数以百万吨的炽烈熔岩一泻千里，倾倒在庞培城上，将之全部掩埋。其上所有的居民，无一幸免。
我的一个朋友曾行走在那坚硬的火山灰和浮石上，至今这些残存的岩浆仍覆盖着被挖掘出土的古城遗址。听朋友描述说，那些遇难者，虽然身躯已经腐烂，但他们所占踞的空间，却被浇铸成一个模型，使他们死亡之前的扭曲姿态，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如同石膏像一样栩栩如生。 
我在想，如若街上的石头能开口发言，它们将如何讲述这座城市最后一夜的悲惨故事呢？当我这样思考时，整件事似乎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一座住满了百姓的城市，事先毫无警觉，却在霎那间遭遇了灭顶之灾。无论人们是否作好了准备，那一瞬，都被定格在了永恒之中。这经历实属非常！

朋友们，倘若你我面临同样的经历，情况又将如何呢？那时，我们还会固执于习惯性的罪恶而不放吗？许多人，正在犯着很显然的罪，就被死亡的洪流突袭而去，定格为永远的灭亡。

毫无疑问，庞培城中的许多人，都曾听到了火山最初喷发的声音，在他们被熔岩吞噬之前，都有时间抬头看一眼那可怕的烈火岩浆。对于他们当时的想法，今日的我们一无所知。但从尸首的姿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判断，在那个时代，罪恶已经成为人们的一门学问。在那一时刻，正在思考死亡或来生之事的人，就算有，也只是寥寥无几。 
我不知道，当使徒保罗将恩典的福音传给庞培城的居民时，他所感受到的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保罗在向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布道过程中，一定访问了这个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中心城市。极有可能，这座沿海城市的居民毫不欢迎他，掩耳相拒。甚至可能，他们将保罗驱逐出境。在离开时，保罗不得不将脚上的灰尘跺掉！
公元70年，提多将军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恶行，正是从庞培将军那里征调了许多的士兵。或许，就是从庞培来的某些人投掷了燃烧的火把，将辉煌壮丽的圣殿烧为灰烬。

然而此时，那些参加战役的士兵返回家乡，在放纵无度中消磨着他们的时光。渐渐地，罪恶之杯将要满盈。在一个寻欢作乐、醉酒放荡的非常之夜，灭命的天使从庞培街道上的低空掠过。不难想象，上帝是怎样在最后一夜向每一男女老幼发出最后呼召的。在慈怜的天使合上翅膀之前，圣灵在每个人的心门外迫切恳求。歌舞消停片刻之后，人们在床上辗转反侧，强大的良心谴责使他们挣扎不安！但是最终，他们心中这种圣灵的感动，被一个接一个地拒绝、否定了。为满足情欲，他们甚至希望有更多的刺激，更多肉欲的喧嚷声，来把圣灵的声音淹没……庞培城的厄运就此注定了。

踌躇不前

圣经在创世记中，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有关世上最后一夜的惊人例证。一个城市将要因为它的罪恶邪僻而被完全弃绝，彻底毁灭。就在该城倾覆的前夕，罗得最后一次去看望在注定遭劫之城中安家的女儿和她们在所多玛城中的丈夫。但是他那急迫的恳求，却遭到了强烈的讥诮，并被视为是杞人忧天。
圣经记载说：“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创19:14）当这个老人为他们的漠不关心而哀哭时，他们竟然在嘲笑他。倘若他们知道，这确实是一道从上帝而来的审判的信息，那该有何等的不同啊！他们若真正相信这是自己在世的最后一夜，一定会急切地作出回应，并速速逃离那行将毁灭的所多玛。

但他们不知道，也不相信。当人生中生死攸关的时刻来到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毫无察觉的。许多人没有得到丝毫的警告，就在突发事故中被死亡吞噬了，更不用说提前24小时发出预警。但是，假如你确知自己的生命还剩下整整两个月，或两周，或两天，你会怎么做？

我曾听人说：“哦，如果我能未卜先知，就能很容易地放弃自己所有的坏习惯，并下定决心全然跟从基督。”当然，事情或许是这样。但事实是，我们没有人能了解那一信息，而对于许多正在读这文章的人来说，那最后一夜业已日益逼近，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
    
撒但是何等的狡猾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清楚自己生命结束的具体时间]所以，他正在利用我们心中这片未知的领域，进行他毁灭的工作。他很清楚，使人“耽延”是致人丧亡的最佳武器。决志的时间拖延得越久，就越容易想再多等一段时间，直到迟延的过程最终演变为致命的沉溺。随着人的主动性逐渐被拖延所侵蚀，意志力也就变得越来越薄弱了。最终使得一个人在为时未晚之前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圣经在讲论对上帝的呼召踌躇不前的题目中，运用了一些令人警醒的事例。当保罗与腓力斯谈论公义和审判之事时，我们知道，那巡抚觉得甚恐惧，并答应等他更“得便”时再叫保罗来。（徒24:25）但那个更好的时机并没有来到，就我们所知，腓力斯在他生命的终了，在不信中进了坟墓。当亚基帕王听到保罗关于基督的见证时，也深深信服。他喊道：“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徒26:28）不幸的是，尽管这些罗马统治者恐惧战兢并深深信服，但他们无一采取实际的行动去顺服他们所知道的真理。我们要知道，只有“几乎”是不够的。
有时，一个人所面对的，是必须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作出抉择，而这一抉择将会影响他未来生活的整体方向。在这些稍纵即逝的罕见机遇面前，（其实并非我们想像得那么罕见），我们能掌握的黄金时机，只在宝贵的一瞬间，之后就会永远消失。很显然，腓力斯和亚基帕遇到了一个最重要、最有利的机会，可以选择以永生代替灭亡，但他们却坐失良机。他们耽延得太久了，以至心中的信服逐渐削弱，继而全然消泯。
今天的男女们，正在重蹈覆辙。他们等待着更加便利的情况出现——换一份工作，退休或资金安全时，他们向自己和别人许诺，一旦时候合适，自己就会降服基督，顺从真理。但是另有一位——撒但——一听到这些承诺，便立即开始幕后操纵，使那合适的时候永不出现。那些人一直在等啊、等啊、等啊，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等到了水变为血、等到了恩门全然关闭。无怪乎圣经宣称：“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后6:2）

当洪水来到、方舟之门关闭时，那一刻，人离方舟无论远近，都不重要了。那些与方舟一步之遥的人，和相距千里之外的人，同样都是灭亡。在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呼吁之后，上帝的灵从地上收回了，祂的手关闭了方舟的门，世界的厄运已经注定。这件事与今日我们这些方舟中八个幸存者的后裔所要面对的景况有关系吗？当然有。因为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太24:37）

基督所指的，正是我们所生活的末时。祂说：“也要怎样。”今日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与洪水前的情况是否相似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6:5）这是对洪水之前人类的评价，它是否也能适用于当代挪亚子孙的邪恶景象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一看报纸和电视新闻就都清楚了。邪恶猖獗，犯罪失控，恐怖分子的袭击不断刷新着我们的震惊程度。毋庸置疑，邪恶的思想收获了暴力和不法，这正是给当今这个时代烙上了撒但的印记。 
除此之外，有无证据可以证明，圣灵仍在极力争夺人心，并向众人发出最后慈怜的邀请呢？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可以见证，现在正有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每个人的心灵迸发。一些读此文章的人，正处于生死抉择的边缘。同时，撒但也正在利用你毫无根据的对今世生活的恐惧，来竭力阻止你将自己完全献上。像腓力斯一样，你正在遭受试探，让你去等待一个更“得便”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永远不会出现。一个人现在踌躇不前，就会重蹈先前被洪水毁灭之人的覆辙，他们正代表了耶稣再临时，那些未曾做好预备的人。 
约旦河边
     试想，在约旦河边，如果祭司在上帝下达命令时犹豫不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约旦河正是水势泛滥的季节，（书3:15）汹涌的河水涨过两岸，怒涛翻滚，湍流咆哮。
四十年的旷野征程已经结束了。此刻，上帝命令约书亚，吩咐祭司引领数以万计的百姓立即穿过约旦河，去占领迦南地。
他们既要踏入咆哮的水中，则必须全然信赖上帝的保护。倘若那些祭司迫切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为要商议那叫全营进入显然是死亡陷阱的极端命令是否合理。百姓面对洪流的怒吼本已是魂飞胆丧，只要祭司这方显出丝毫的犹豫，都将导致众人陷入极度的恐慌，并拒绝前进。此时可谓一发千钧！河对岸的迦南人正在观看这一幕。如若上帝的百姓流露出任何一丝胆怯的迹象，都会促使迦南人士气大振，并发起总攻。
祭司来到岸边，河水并没有分开。在当时，踏入这汹涌的洪流无异于自杀，但祭司们仍然前进，直到他们的双脚踏入水中，（书3:15）就在那一刻，湍急的水流骤然而止，全营百姓如履干地，步入迦南。
今天的你是否正站在波涛汹涌的约旦河边？貌似有一千个理由可以说明下决心向前走是愚蠢的。因为这意味着完全的委身，以及甘心乐意遵命前行、义无反顾。这并非易事。你是否想说：“给我打开道路，我必前进。”但上帝的计划恰恰与此相反。祂说：“往前行，我必给你开道路。”当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迈动脚步，神迹就会出现。
我实感欣慰，因为当摩西命令他们向前下到海中时，队伍的领头者拥有坚强的信心。正像海水确实在他们脚下分开一样，今日，当上帝的百姓顺从地往前走时，环境中那可怕的拦路虎也会消失。要注意，在摩西的日子，下一步要怎样走，完全是由百姓自己来决定的。这对于那些脱离了灵性捆绑的人，也是一样的。上帝不能，也不会替我们作决定，但只要我们迈出了顺从的第一步，祂就会使我们被力量充满，去克服所有的险阻。 
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说，你给那些犹豫不决，正处于进退维谷之地的人施加了太大的压力。你可能对我强烈劝你当机立断跟从耶稣感到不悦。但请记得，我所说的，正是针对那些有可能正面临着他们在世最后一夜的人。我不认为顺从上帝还有嫌太快的，而且我也不认为天庭会因我这样清楚、简明、急迫地呼吁他们而责怪我。我之所以如此急切，是因为我看到了拖延太久的悲惨后果！

我在这里，可以讲述许多令人悲伤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们迟迟不肯降服，直到他们的心变得冷漠，麻木了。此外，我也可以列举那些经常参加布道会而顷刻间被突然的意外或事故夺去生命之人的姓名和住址。我一次又一次地呼吁人们作出决定，即使我当时并不清楚，对哪些人，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承受救恩的邀请。 

如此之少
但是，为什么响应顺从号召的人是如此之少呢？难道只有像求爷爷、告奶奶似的，人们才肯进入救主荣耀的恩典之中吗？我想用一种你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甚至连耶稣也曾证实，只有少数人愿意走窄路，进天门。绝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那引到灭亡的宽路，而那条路正是当今大多数人正在行走其上的。

我们来看看刚才已经提到的，主所作的惊人言论：“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太24:37）在那全球性大灾难的日子里，有多少人获救了？只有八个相信上帝的话语而被关在一艘巨船中的人，——他们是仅有的幸存者。那么，在“人子降临的日子”又能有多大比例的人可以存留呢？所有的人都承认，这是有关世界终了和耶稣再临的事。
我曾听到这样的话：“唉，我若生活在当时，一定会和忠心的挪亚一同进入方舟。”但只是嘴上说说我们会在过去的某种特定环境下做些什么是何其容易。另有些人，在谈到中古黑暗时期那些因信仰之由而成为高尚的殉道者时，他们慷慨激昂地保证，自己也会为真理的缘故满怀喜乐，并且不惜牺牲性命。 
如今，或许确有一些人会为真理而将生死置之度外，但鲜有人知的是，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为基督站立意味着什么！那些被绑在火刑柱上焚烧、被投给凶猛的野兽或被关在中世纪的地牢中受折磨的英勇的男男女女们，他们只要简单的一个手势便可以拯救自己的性命。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就会得到特赦并立即重获人身自由。所以，当眼见干柴在自己身边堆起时，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选择在刑罚的火焰和浓烟中窒息，也可以选择归回家庭和亲人重享安舒。不计其数的人们，英勇地选择了在烈火中被活活烧死之痛，而不愿否认自己的救主。
你所熟识的基督徒中有多少人经历过如此舍己的信心与爱心呢？有哪些人愿意循着殉道者的足迹，走向火刑柱和斗兽场呢？但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有那些宁死也不违背上帝神圣律法之人，才能印证即使在严酷逼迫的岁月里，他们也会忠心于主。
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安逸、宽容的时代，舍己的精神已如此决绝地退出了舞台。在当代宗教普遍宽松的大气候下，真理已经变得可以通融了。人们非常欢迎多元主义，以至于申请入教的人在信什么与不信什么的问题上被赋予了宽泛的自由。即使有争议，也只是极个别的教义问题引起了人们某种程度的重视，辩论一下而已，根本谈不上为之献出生命。当然，也确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但这些例外却无不被视作另类，已经不属于所谓的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之列了。 
倾其所有
举个例子，每当听到人们为自己不能跟从耶稣到底而找借口时，我就想到了萨迪克。那是1955年12月25日，我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的家里，突然传来一串震耳欲聋的敲门声，我急忙答应着去开门。一位穆斯林着装的乡民从我身边冲进屋子，喊着说：“马上给我施洗！现在就给我施洗！”稍微冷静下来一点之后，这个弟兄开始向我讲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他叫萨迪克，住在靠近阿富汗边界开伯尔山口的部落地区，政府对那个地方的控制十分薄弱，甚至没有。每个拥有刀斧或枪支的人都可以执行穆斯林的法律。
萨迪克有份不错的工作，家庭幸福美满。他还是个忠心的穆斯林，每天面向麦加朝拜五次。但他最近开始去听我的一个传教士朋友的证道，我这个朋友当时正在他住的那个地区主持一场帐篷会。每天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萨迪克都会站在帐篷外边的暗处，如饥似渴地聆听着那震撼人心的福音真理。但他不敢进到里面去，因为怕被人当作异教徒杀了。当台前开始进行献身呼召时，他只能在心里献上自己跟从了耶稣。
后来，他向自己的妻子坦承，要作一名基督徒。第二天他下班回来，发现家中已经空空如也。他的岳父带走了家中一切的东西和所有的人。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妻儿。几天之后，他被炒了鱿鱼，亲戚们也开始插手攻击他。接着，他被自己的家族成员伏击、暴打，甚至几乎丧命。为了活命他逃了出来，到了拉合尔热闹的城市，盼望能够找到人以帮助他完成从伊斯兰教信徒到基督徒的转变。我欣然提供帮助。在那个圣诞节的下午，我们往洗礼用的大水桶里注满了水，将这位勇士和他过去的主一同埋葬在水里。
当萨迪克从水中上来时，我看到了他身上的伤疤。这是他献身和牺牲的记号，将会伴随他的余生。他只要活着，为躲避亲人的怒气，就不得不流浪、逃亡。任何遇见他的人都把索取他的性命视为自己的义务。
当我主持一系列布道会时，大多数的听众都会被很久以前我的萨迪克弟兄在帐篷外所学到的同一真理所折服，每每如此，我就经常想到他。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做出回应。他们没有一个人需要遭受终身的失子之痛，接连不断的死亡威胁，或是极端的身体迫害，而这些在萨迪克的余生，都会一直如影随形。
一些人可能要受到一点点钱财上的损失，甚或失去几个朋友，他们便因此踌躇不前，为决志受洗所遭遇的艰难和牺牲而怨气冲天。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明白真正的舍己和牺牲是什么。除非人预备好可以为真理的缘故献出自己的生命，否则根本不配进天国。
有时我们听到热心的圣徒宣称：“我若活在耶稣的时代，必要成为祂的跟随者。”但是我们是否明白当时与拿撒勒人耶稣的公开结盟意味着什么呢？那时跟从耶稣的人，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都会被立即赶出会堂。也就是说，他们的买卖会遭到联合的抵制，在家中被剥夺继承权，所有的朋友也会视他们为已死之人。如果说这些话的人们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巴勒斯坦，真的会有人履行自己的誓言吗？一定会有，但只有那些在现今的环境中宁死也不愿犯罪的人，才会在两千年前加快脚步去跟从那个卑微的拿撒勒人。
如今岂不是和挪亚的日子一样吗？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八个人甘冒被责难与讥诮的风险而成为挪亚方舟教会的成员。今天会有多少现代圣徒敢于公然开展这一石破天惊的工程——在干旱的高山旁建造一艘大船？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可能再无一宗教团体比挪亚和他的家人忍受过更多的冷嘲热讽了。
最后一讲
有一件事总让我感到惊奇：很有可能挪亚曾雇了一些帮手来一同建造方舟，但后来这些人都灭亡了，因为他们拒绝了得救的特殊途径——就是他们投入了人生的大部分精力所盖造的那艘方舟。他们本是最有理由相信洪水要来的人。当老先祖日复一日地恳劝亲友到方舟来躲避灾难时，他们也听到了这至为恳切的信息。圣经上称挪亚是“传义道的”，（彼后2:5）这表明他花在呼召人们决志跟从主的时间，要多于他把钉子钉进方舟的时间。

挪亚和他儿子们的恳劝是被圣灵所充满，而大有力量的；不过人们的抗拒精神也同样惊人。这当如何解释呢？此事几乎成了从众心理的范例。因为害怕成为另类，驱使许多诚挚的人们无法把握自己，而拒绝听从良心的呼声和合理判断的警钟。在挪亚的日子如此，今日亦是如此。偏见和情感一经引发，其对某个决定的影响远胜于世上任何合乎逻辑之真理的作用。洪水前的人们谁也不能否定动物们一对一对地走进完工的方舟时那令人信服的证据，但其他众人的嘲笑却提醒自己，要计算众里独行的代价。他们不敢与众不同，不敢向那一小群不受欢迎的宗教狂热分子表示任何支持。
我试着想象挪亚向一群好奇的旁观者做最后请求时的情景。建造方舟的声音已经止息，工具也已经收了起来，动物们都已安全入船，挪亚的家人也已经把他们的家当搬进了这个巨大的、没有窗户的船舱。在人类历史所有的讲道中，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篇。当我们的主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时，正是当时的情景再现。
另一次最后的呼召、另一场最后的讲道，也将给予在这个同样邪恶的世代中注定遭劫的百姓。这次的毁灭不是用水，而是用火。但是，将挪亚所传的紧迫信息与当代忠心儿女大声疾呼、传扬世界即将再次被毁之警告的信息相比，两者极其相似。
耶稣描述当时的人们对所得到的信息漠不关心。“那时侯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路17:27）耶稣的评论，何等准确地道出了罪的麻痹影响有多大！人们仍一如既往地经营着自己的事业，而最后宽容时刻却正在不经意间悄然溜走，一去不返。
曾否有牧师像当日的挪亚一样在如此的精神重压下讲道呢？他当时要完全相信，再过片时，自己身后的这扇门将被永远地关上，人类再无获救的希望。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这今生听到的最后一次讲道，句句意义非凡。圣经指出，这是基督藉着圣灵通过挪亚向那些被罪捆绑的人讲道。（彼前3:18-20）

我相信在挪亚恳求人们和他一起进入方舟时，一定是泪流满面、声音哽咽的。听众中肯定有许多人是挪亚一辈子的邻居，他很有可能一一呼唤着他们的名字，竭力地恳劝他们，当机立断吧！当这个老人静默擦拭泪水时，群众们屏住呼吸，在这严肃的氛围中他们也深信不疑。紧接着，当有一些人似乎跃跃然想要迈步加入挪亚这边的一小群时，群众中就起了不安的骚动，他们立刻被自己的亲友伸手拽了回去。
挪亚转过身去，最后再次把自己的全家聚集在方舟内。挪亚彼时的心情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但他向群众发出最后一次呼召时所体尝的那种孤独，我能感同身受。每次在结束一场布道会，并发出最后一次邀请时，我都有如此感受。我经常与听众中的一些正在和上帝的灵交战的人们有个人的交往，他们相信真理，因自觉有罪而战兢，并且几乎下定决心往前迈进了。当挪亚转身再一次苦苦哀求时，想必也是这样。但最终他不得不离开他们的面，一边号啕着一边走进了方舟敞开的门。突然，那门的合叶开始扭动，很快地，砰的一声重响，门关上了。
当门关上时，有些人发出了紧张的叫喊，紧接着，人们便开始兴奋不已，滔滔不绝地聊起天来：“哎呀，你们这辈子听说过这样的事吗？”紧接着盖过这人的声音传了出来：“你们相信挪亚所说的洪水确有其事吗？”另一个人问。但随后是一片强烈的反驳声，有些人指着万里无云的天空，大声肯定着那自从方舟开工以来人们一直重复的话：“天从未下过雨，相信这种蠢事的人都是些狂热分子。”
在接下来的两三天时间里，众人一直都提心吊胆，尤其是在每天清晨去工作的路上，途经方舟紧闭的大门时。但到第四天，似乎对于所有人来说，挪亚的预言显然是完全落空了，甚至那些因自觉有罪而深深不安的人都为他们过去的忧虑而感到不好意思。为了掩饰自己的懊恼情绪，其中一些人开始逢人就发出讥讽的评论。到了第七天，再也没有一人对那与世隔绝的家庭表达丝毫的赞同之感了。
正在那时，洪水来了！乌云翻卷，满布天空，开始有雨点泼溅在饥渴的大地上。男女老幼都纷纷逃向任何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到处充斥着人们的尖叫声和哭喊声。但是随后，大雨倾盆如瀑般从天而降。此外，有水从地下巨大的裂缝中喷涌而出。那些挣扎着逃到地势较高之处的人们，也很快被大水所淹，而陷入了死亡的境地。然而此时，巨大的歌斐木方舟却安然地飘浮在渐涨渐高的浪涛之上。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有一小群忠心的人，虽被看作愚拙和狂热，但仍有勇气坚守不合时宜的真理，并传扬那特别的警告——末期近了，他们必得蒙拯救。你听到了吗？你抓住主在有关挪亚的讲道中所阐发的教训了吗？“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没有犹豫或猜测的空间，这里基督十分肯定地说：“也要怎样。”当天门大开时，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他自己在世的最后一夜，那荣耀的天军仆役要铺设一条耀目辉煌的大道，来迎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浑然不觉之间，这件事就要成就，而对那些一直耽延、直到恩门关闭的人来说为时已晚。 

时不我待
正如洪水前世界的宽容期限在大水来袭前七天就满了，同样，这个地球的宽容时期也将在耶稣再临前七灾开始时结束。圣经中说，在那使全地荒凉的最后七灾期间，没有人能进天上的殿。（启15:8）人类再无中保。将有伟大的宣告发出：“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启22:11,12）
成千上万的人们正在虚望中等待某件特别的事件发生作为信号，以便自己能速战速决做好必要的准备迎见复临的主。他们就像腓力斯一样，打算去利用更“得便”的机会。当他们徘徊不定时，心就越发刚硬、意志力也就更加优柔寡断。他们丢失了宝贵的判断能力，以至于不能判断自己的需要，不能从全局上辨识末世的兆头。
在挖掘庞培遗址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个女人的骨架残骸，显然她遇难时正在逃离一股从维苏威山坡上倾泻而下的汹涌岩浆。在她残留的手骨中紧紧抓着的，是一副镶有宝石的耳环。不难明白这个女人的经历所真正暴露的是什么。很明显，她曾被警告毁灭正在迫近，接着她就冲回家去抢救她手里的那两个小玩意儿。但是迟延使她不能胜速于飞奔的死亡洪流，她被熔浆吞噬并埋没。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个女人错在哪儿了呢？她在哪里犯了大错？答案很简单。她以为“为时尚早”，但实际上是“时不我待”、机不再来。今天大多数的人们，也在犯相同的错误，而灭命的浩劫却正在一步步迫近。世界上未受洗的、不愿受约束的人中没有一个不犯这种错误的。他们想要得救，并打算在某一天决志跟从主，但是他们估算自己仍有非常充足的时间来实现这一切。
你是那个推延决志的日子而迟迟不肯将自己的意志毫无保留地降服于主的人吗？请听我一言：有极小的可能性，就是按你所预期的，你或许还真有另一次机会——但那只是一种可能。更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你在用灵魂的得救下赌注。你正在以自己的永生为赌注来玩一场致命的俄罗斯转盘的赌局。日子一天天过去，赌注越来越高，你获胜的机率却越来越小。牌越积越多，都是对你不利的。为什么要去赌自己将来可能还有机会呢？你不需要赌。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
方舟的门仍然开着，一步之遥的距离抬脚就可以跨进。为什么不就在此刻下定决心呢？慈爱的救主渴望将祂的平安和保障赐给你，愿你将自己的意志降服，并且对祂说：是的，主啊，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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